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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密码

张可荣，舒迎香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文化长期涵育和中国历史长期形塑的结果，是中华各民族长期交往交
流交融而凝成的关系性存在意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大一统”为特征的整体、系统和辩证思维，

以“和为贵”为核心的和文化理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等，相映生辉，互动共生，共同铸就了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生成的决定性因素，或曰文化密码。深入研究和传承
弘扬这些优质基因，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文化密码；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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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与文化构成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人民追寻民族复

兴梦想的奋斗中“正式成为中国各民族的集体

意识”［１］。那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

与发展的核心思想资源、文化根脉和精神纽带

是什么？这是学界关注的一个课题。我们认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大一统”为特征的

整体、系统和辩证思维，以“和为贵”为核心的系

列和文化理念，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等，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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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形成的决定性

文化因素，或曰文化密码。本文试图就此作初

步探讨以求教大方。

一、以“大一统”为特征的整体思维是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政治思想基础与文化根

基，为凝成牢不可破的“中国”“中华”认同提供

了独特的思维模式

中华“大一统”思想及其所蕴含的整体、系
统、辩证思维和包容精神等，彰显了多元一体的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华民
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

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政治思想资

源。进一步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长，始终贯穿着“大
一统”思想的脉博，为“中国”“中华”认同的日益
强化提供了独特的思维模式。

（一）中华“大一统”思想起源及其基本含义
“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易经·乾

彖》中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２］。《春
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最早出现“大一统”一词。

在此前后，《诗经·小雅·北山》记载的“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论语·宪
问》中孔子称赞管仲所说的“管仲相桓公，霸诸
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孟子·梁惠
王上》中孟子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时所讲
的“定于一”；《荀子·儒效》所主张的“以一持
万”等，都从不同侧面伸张了先秦时期中华民族
先民的大一统观念。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
《山海经》以整体观念表达了中华民族先民“追
求国家统一的自然地理观”。成书于战国时期
的《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同样
反映了中华民族先民希望实现政治经济大一统

的强烈愿望和思想［３］。

大一统的基本含义可以作如下解释：“大”

即“尊”“贵”，有尊崇、重视、褒奖之义；“一”即
元、本源、根本、归于一，包括统摄天地人的道；
“统”即“始”，指丝之头绪，引申为总领、统管、统

合、纲纪等义。“‘大一统’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
崇尚统一，主张合而不是分。”［４］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不能把大一统简单理解为整齐划一的统

一，更不能解读为专制霸道。大一统尊崇王道，

崇尚和合，相比之下，“大统一”则体现了霸
道［５］。大一统观念在发展过程中从渴望天下安
定统一，王权一统，定于一尊，逐渐扩展到人生、

社会、自然和宇宙各领域，主张实现政治一统、

疆域一统、民族一统、文化一统，强调“继前统，

受新命”之“正统”以及崇儒重道之思想文化“道
统”。“大一统”思想推动中国社会“构成了从外
到内的‘向中看齐’与自下而上的‘向上集中’”

的内聚力与稳定性秩序，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则
是“使中国境内各民族视统一为正常状态、分裂
为非常状态成为一种共同的心理认知”［４］。

（二）中华“大一统”思想形成及其历史实践
中华文化的民本传统与人文思想，以及发

达的汉字文化和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等，

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形成的条件和基础。

关于中华“大一统”思想产生的文化原因，

学者赵汀阳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至少有四

个：一是率先具有建构精神世界能力且可以普
遍共享的汉字系统。二是在汉字基础上形成的
中原文化，“成为当时具有最大容量的解释能力
和反思能力的思想系统，具有解释万物、人类生
活和政治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三是周朝创制
的天下体系；四是周朝创制的天命传承神话作
为“一个众所信任的政治神话”，“一种根深叶茂
的历史神学”，具有“雪球效应”［６］。这个论述是
符合历史的。

关于中华“大一统”思想的历史实践，有学
者总结为“三个发展周期”，即秦汉时期是大一
统的磨合期；隋唐时期是大一统的发展期；元明
清是大一统的定型时期［７］。研究表明，中华大
一统的历史实践还有一个发生在秦汉以前的

“准备期”，即经过距今５３００年至４０００年前后
的“问玉中原”，到距今３５００年至３０００年前后
的“问字中原”，才有２２００年前的秦始皇统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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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８］。毫无疑
问，秦王朝统一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一个既理想又伟大的民族国家，遂在
世界人类的历史上开始完成”。“所谓民族国
家，应该在一民族之上只有一政府，在一政府之
下只有一民族。”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个
政府就是中华历代王朝政府［９］。继秦而兴的汉
王朝，巩固和发展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强调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汉书·王吉传》）；“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
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从此以后，
“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演变发展不
可动摇的文化根基，建构大一统的王朝或国家
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指出的，“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
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１０］

（三）中华“大一统”思想牵引下“中国”“中
华”认同日益强化

“华夷共祖”“华夷一家”的传统民族观正是
在“大一统”思想的牵引下产生的。这在汉代司
马迁的《史记》中已经得到充分而又完整的体
现［１１］，并成为此后在中国大统一王朝中占据主
流地位的民族观，即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
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虽然华
夏与诸夷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但“同时也强调华
夏与诸夷、内地与边疆之间的不可分割性”［１２］。

那么，大一统“统”于谁？就是“统”于“中国”“中
华”这两大相互融通的伟大概念。“中国”一词
最早出现在距今３０００多年前西周初年一件被
称为“何尊”的青铜器上［１３］（Ｐ２９８－２９９），由此往后得
到广泛使用，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广阔疆域内
人们对国家、国土、民族、人口以及文化的认同。
“中华”概念的产生要晚一些，最早出现在魏晋
时期，譬如淝水之战前的３８２年，苻融反对苻坚
执意攻晋时说：“国家本戎狄，正朔会不归人；江
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作为“文化概念以
及民族概念的‘中华’，好像一只容器，有容乃

大，好像一块磁铁，吸附周边，‘中华’名号的伟
大意义，也正在于此”［１３］（Ｐ３４６）。

历史上 “中国”与“中华”是交替使用和相
互涵括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标识，

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中华民族大一统与中华文化

集大成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智慧。由此形成的
“中国”和“中华”认同，具有超越朝代认同、贯通
历史、赓续文化的意义，成为中华民族一脉相
承、绵延不绝的整体意识和统一追求的突出表
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始终围绕“中国”“中
华”而展开。

自秦汉以来，即使是非汉族建立的王朝往
往都自称中国，尤其在分裂时期更是如此。南
北朝时期，各朝代都以中国或中华自居，而且互
不相让。隋唐统一后，它们都成了“中国”的一
部分。隋唐之后的宋、辽、夏、金，这些王朝无不
承袭隋唐以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以中国自居。

它们与南北朝时期所不同的是并不互相排斥，

而是“平分秋色，同为中国”［１３］（Ｐ３１６）。就是说，各
王朝各民族成员虽各有其名，但都姓“中国”“中
华”，各民族同胞都是骨肉兄弟，各民族历史都
是中国历史，无论是汉族建立的王朝，还是少数
民族建立的王朝，其官修史书皆为中国“正史”，

由此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延续不断的皇皇“二
十四史”。“作为一种数千年延续不断的独具特
色的传统王朝或国家认同，‘中国’或‘中华’认
同在世界史上都是相当少见的现象。”［１４］

二、以“和为贵”为核心的和文化理念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原则，为“华夷共
祖”“华夷一家”民族观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文化
土壤和运行法则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与“大一统”思想
密切相关的另一大重要文化思想，就是以“礼之
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为核心而构成的
“和平”“中和”“和合”等系列和文化理念。这些
理念相互连接又各有侧重，经过历代传扬与拓
展，早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华
民族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成为治国

３７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张可荣，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密码



安民的重要法则，是“大一统”思想得以实现、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塑造、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得以生长的重要文化理念和基本实践方

式，并且为“华夷共祖”“华夷一家”传统民族观
的形成营造了深厚而适宜的社会文化土壤，提
供了独具特色的方法论指导。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指出的，“在５０００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
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
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
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１５］

（一）中华文化的和平属性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形成提供了非武力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化的和平属性涵养了中华民族和平

气质与禀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及其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营造了非武力的文化氛

围与历史环境。追根溯源，古代典籍《尚书》便
提出了和平与“协和万邦”的理念。《尚书·虞
书·尧典》有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段
原文的意思是，尧是一个伟大的人，他能够弘扬
“大德”，让家族和睦；家族和睦之后又协调百
姓，也就是协调各个家族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
和睦；社会和睦之后再协调万邦诸侯，也就是各
个邦国的利益，让各个邦国都能够和谐合作。

这是中华民族先民对和平向往的价值理念，是
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在
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代，诸子百家对
战乱的追根溯源，对和平的期盼与讨论，以及王
道霸道之争、义利之辨等，无不深化了中华民族
对包括“和平”在内的系列文化理念的认识与理
解。作为著名兵书《孙子兵法》中的《始计篇》第
一句便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
之道，不可不察也。”另一部古代兵书《司马法》

在开篇的《仁本》中明确提出，“国虽大，好战必
亡。”产生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围棋同样体现了重
布局而轻杀伐的和平思维。中国汉字“武”表达
的亦是“止戈为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
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１６］中华文明的和平
理念与止战慎战思想，在民族关系上则体现了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平性，即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虽然免不了
民族间的冲突与战争、歧视和压迫，但却主要是
在和平环境下展开的，即使是战争也不是相互
灭绝。学者许思园通过中外比较得出结论：“古
代世界各大民族唯有中国不以征服异族开国。

广土众民，混融夷夏，大一统之形成，主要在于
和平同化，而不由武力经营。”［１７］

（二）中华文化的和合理念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形成提供了方法论

中华文化的和合理念，体现在中华民族为
人处世与内政外交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凝聚提供了方法论。周太史史伯曾提出了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著名
思想观点，认为天下生命都是不同的生命元素
相和合的产物，史伯也被认为是中国思想史上
最早以和合说解释阴阳五行学说的人［１８］。春
秋战国时期，和合思想在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
中得到了充分阐发，《论语》强调“礼之用，和为
贵”“和而不同”；《礼记·中庸》主张：“万物并育
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习近平总书记曾
经引用过的“和羹之美，在于合异”（陈寿《三国
志·魏书·夏侯玄传》）八字古语，用羹汤之所
以美味在于味道之间的调和来引伸发展和合思

想，可谓精到而又深刻。我们不禁要问：“一个
由５６个民族组成的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的民
族共同体，如果没有和而不同、各得其所等政治
智慧的统领，它为什么能够像滚雪球一样不断
壮大、数千年来屹立于世界东方？”［１９］

（三）中华文化的中和理念彰显了多元一体
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意识

中华文化的“中和”思想与“大一统”思想相
辅相成，是“中国”“中华”认同的又一核心理念，

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中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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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和平、和合、大一统理念一样，产生在中华文
明起源时代，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认同、中国国
家的形成与认同密切相关。最早将“中”“和”合
并使用的是《礼记·中庸》，即“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
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与“和合”相互融通，

但意涵并非完全等同，而是各有侧重。在中华
和文化里，“和合”重在“合”，“中和”强调的是
“中”。这里的“中”不能仅仅从方位上理解，应
当主要从文化上解读，即“中和”之“中”强调的
是天下大道、人间正道，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
核心，也是中华文明多姿多彩之枢纽。正如学
者刘庆柱所指出的，学术界对于“中”“中和”的
阐释“大多突出‘和’而弱化‘中’，更有甚者把
‘中’与‘中和’解释为‘中庸’”。实际上，“‘中’
‘中和’的实质是‘国家’的‘政治认同’……‘中
和’就是‘多元’之‘和’于‘一体’，‘一体’就是
‘中’，‘中’是‘核心’，‘中’与‘中和’是中华五千
多年不断裂文明中的文化基因，是国家认同的
核心思想。”［２０］

（四）中华和文化理念催生了文化族类观和
朴素的民族平等与融合意识

中华和平、和合、中和理念与“大一统”思想
相辅相成，互动共生。大一统是重和平、尚和
合、致中和的大一统，其在民族关系上的核心观
念，如上文所述，是“华夷共祖”“华夷一家”，其
标志性符号是“中国”“中华”。而以“和为贵”为
核心的系列和文化则是追求乃至实现大一统的

和文化理念，是实现大一统的不二法门，其在民
族关系上的表现是文化族类观和朴素的民族平

等与民族融合意识。

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传统民族观属于典型的

文化族类观，无论是先秦时期产生的“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的“华夷之
辨”，还是后来日益凸显的“华夷一统”，华与夷
的区分并无显著的种族血统意义，而是强调文
化要素与文化属性。正像韩愈在《原道》中所
言：“孔子做《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

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所谓朴素的民族平等与民
族融合观念，早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就得到鲜明
体现。譬如《论语》倡导的“四海之内，皆兄弟
也”（《论语·颜渊第十二》）；提倡的“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第十六》）等。

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思想更是突出表达了民
族平等与民族融合意识。后来，《晋书·卷六六
·刘弘传》提出的“天下一家，彼此无异”；唐代
诗人王昌龄在《送柴侍御》中表达的“青山一道
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同样反映了民族
平等与民族融合的思想。当然，中华民族实现
真正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还是在
新中国成立后。

总之，中华民族在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自
在演进时期，中华王朝即使处在分裂时期，中华
民族也没有脱离大一统的框架体系与和平、和
合、中和思想的牵引，而是呈现出形散而神不散
的“貌离神合”之气象。

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强大精神纽带，为凝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最深厚的精神滋

养与力量支撑

爱国主义是一种家园情感和故土意识，是
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维系中华民族团
结统一的精神纽带，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主体自
觉意识与恒久不变的价值追求，赋予了中华民
族大家庭中生命个体与国家命运与共的辩证关

系。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
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代
代相传的最优秀的精神文化基因。“爱国主义
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内涵，在
不同时期有不同形态，构成了属于‘自己’的身
份标识和‘我们’的族群归属。”［２１］

（一）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历久弥新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的“国家”

观念淡薄。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误读，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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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某种程度的以今度古。早在先秦时期，在
大一统政治思维中已经生成了传统国家观念和

爱国意识，并且把这种国家观念和爱国意识视
为生命个体的道德责任与使命担当。

在中华传统典籍中，“社稷”“国家”“天下”

都是常用词汇，爱国、救国、报国、兴国都是代代
相传、贯通古今的主流意识。从晏子“利于国者
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七》）；左丘明“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左传·昭
公四年》）；孟子“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
（《孟子·离娄上》）到唐代李白“报国有长策”
（《赠从弟冽》）；宋代陆游“报国寸心坚似铁”（《大
雪歌》）再到清代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日知录·正始》）以及近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二首》）等，这些代代相传的名言警句，无不饱含
家国情怀，彰显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展现中华民
族精神永久的典范。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历史
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２２］

（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强烈的
家国情怀

今天，我们用极具伦理情感色彩的词汇把
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述为“家
国情怀”或“天下家国情怀”，以彰显“在家尽孝、

为国尽忠”的基本内涵。有学者把中华民族的
家国情怀视为“中国人的信仰”［２３］（Ｐ５５）是有历史
文化依据的。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孕育直接与
传统宗法制度相关联，即把个体置于血缘人伦
之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生命共同体，体现
“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礼
记·大传》）由此推己及人、由家到国乃至天下，

形成良性互动。历史上中华民族形成的这种家
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心理认同，成为
家国情怀生长绵延的“肥沃土壤”和“适宜气
候”［２４］。与此同时，中华“大一统”思想的整体、

系统和辩证思维方式，中华系列和文化理念所
包含的和衷共济、协和万邦等思想，以及“穷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观

念等，都与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构成相融共
生关系，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

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有两种运思方

式：一种是从生命个体到天下，即《礼记·大学》

所载的“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
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另一种是从天下到
生命个体，即《孟子·离娄上》所表达的“天下之
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不论是从
个体到天下还是从天下到个体，“‘家’是生命的
接力，突破的是生命纵向的限度；‘国’是生命的
互助，突破的是生命横向的限度。纵横交织，经
纬交错，织成一张生命之网”［２３］（Ｐ５５）。这样，在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都有着四个同心圆的命
运共同体，由内而外，依次拓展，“最内圈的命运
共同体就是‘生命’；第二圈的命运共同体叫作
‘家庭’；第三圈的命运共同体叫作‘国家’；最外
圈的命运共同体叫作‘天下’”［２３］（Ｐ１５１）。“‘天下’

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同心圆。”［２５］

（三）数千年来中华各民族共同谱写了荡气
回肠的爱国主义佳话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
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
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

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
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昭君
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

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就是这
样的历史佳话。”［１０］汉唐时期的“昭君出塞”和
“文成公主进藏”是流传甚广的爱国主义佳话，

反映了强汉盛唐时期的民族和亲与民族团结。
“凉州会盟”是元朝时期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
迦班智达与元朝蒙古汗国皇子、西路军统帅阔
端，于１２４７年在甘肃凉州（今武威市）白塔寺举
行的会谈，双方达成了著名的历史文件《萨迦班
智达致蕃人书》，由此，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瓦氏夫人抗倭”发生在明朝，作为广西壮族人
的瓦氏夫人，为抗击东南沿海长期存在的倭寇
袭扰进犯，主动请缨带兵抗倭，为保国安民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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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战功，被明嘉靖皇帝封为二品夫人。“土尔扈
特万里东归”发生在１８世纪中后期，曾经远走
额济勒河即今天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游牧

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因不堪忍受沙俄的统治，

毅然跋涉万里东归，回到祖国怀抱，这一英雄壮
举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锡伯
族万里戍边”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锡伯族是我
国５６个民族之一，１７６４年，生活在我国东北的
锡伯族４　０００余名官兵及其家眷奉朝廷之命，

远离故土奔赴新疆伊犁戍守边关至今，为保卫
祖国西部边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一个
民族的牺牲和贡献。

　　四、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
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
们的现实生活过程。”［２６］也即是说，意识是对存
在的反映，又反作用于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就是在长期历史演化中逐步形成和凝聚起

来的共识性意识，深深根植于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大
一统”思维为特征的整体、系统和辩证思维，以
“和为贵”为核心内涵的中华和文化理念，以爱
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等，是涵育
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决定性因素，或
曰文化密码。这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
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命题，具有绵
长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基础。深入研究其
中的历史文化因素，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质
基因，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解决的
重要课题。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有联系，但绝对不
是一回事，不能拿民族主义的话语来解读中华
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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